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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玄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玄学思想的发端，不得不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历史。东

晋玄学发端的原因与因缘际遇共有其二：

其次，各派纷争除了对王纲带来的撕扯力量，给思想界撕

开了一片巨大的空间以外，其本身也是对“人”一种撕扯。东

汉至东晋的二百余年间，如：巨鹿之战、赤壁之战等的战场约

有95处；而小的数目更是无法估量。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由

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多，数目之巨大，

令人触目惊心。王粲曾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虽不乏有夸张的成分，但由此我们也能了解到，

在那个时代里，战争对每一个“人”肉体上的撕裂，生存、活

命、逃避战火、更要逃避人吃人的现状，已成为每一个下层人

民的生活全部，文人见此纲常崩坏、民不聊生现状，再也无法

相信传统儒学中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和守序祥和，这些精神价值

观念无法支撑王朝的运行，更无法支撑民众的生活，明显地，

儒学中所强调的伦理秩序与生死观已然不适应当前社会，人们

开始寻求能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动力，

（一）纷争带来的撕扯力量

东汉末年，大一统王朝渐渐走向衰亡。桓帝醉心于神仙，

范晔引用《左传》中的“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

来评价桓帝，隐隐透露出汉朝日益衰亡的讯息。而朝代的分崩

离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渐渐松懈，对文教的统治

力渐渐减弱。此后的几百年间，军阀混战，不同文化、不同民

族间相互碰撞、厮杀、融合。伴随着王纲瓦解所带来的巨大冲

击，思想界也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撕开了一片巨大的空

间——“一种全新的、充满着解构的语言形式”在乱世中慢慢

生长，受到重视。文人们开始脱离或半脱离儒学这座“黄金

屋”，去寻找“黄金屋”以外的世界。

他们需要的是首先与

生命相关的精神力量，此时，关注自然、天人与气运便逐渐登

上历史舞台，成为取代两汉儒学的主要是像潮流。

（二）诸子之学资源重组与释教东来

东汉时，受政治生态和在位者的影响，对儒学的研究不再

像武帝时的兴盛，研究也渐渐陷入了僵化、教条化的局面，日

益繁琐的研究内容与日益狭小的研究空间让许多文人在这“黄

金屋”里喘不过气。而正如上文提及，恰逢政局动荡，战争连

年，儒学渐渐让出舞台，给诸子之学让出恢复、再发展的空

间。而对玄学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与道教的兴

起，这一时期，道家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偏好和推动，再加之

儒学让步，得到了空前的回复与发展。东汉时桓帝信奉神仙，

从他亲自祭拜老子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推测，东汉晚期在统治

者的引导下，道家思想逐渐有抬头的趋势。到了魏晋时期，大

批名士开始倡导“将无同”的理论，希望调和儒教和道教的冲

突。此时道家复兴，主要不在于学术思想上，而在于其作为

“道教”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批以道教为基础的各类教派

纷纷出现，诸如太平道、天师道等，一边拥有着宗教的底色，

另一边通过教派活动的开展、吸纳民众、传播教派思想，从而

在无形中推动道家文化的复兴，成为玄学思想发端的沃土。

同一时期，佛教亦正传入中国，寻找合适的扎根方法。佛

教为了能顺利进入中原，最先依附于神仙方术、阴阳之流，渐

渐地向黄老之学靠近。桓帝将佛教与黄老之学一同当作神仙加

以淫祀，佛教不知不觉间以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后，在部分统

治者的宣扬之下，寻找到合适的形式，在中原扎根发展，实现

本土化。学者韩杨文认为：“佛教融入中原士人思想的过程，

大致与魏晋玄学的进程是同时的，二者是缠绕在一起的。”而

任继愈也认为，般若学说广泛流行是在魏晋玄学兴起之后，正

式依附于玄学才得到巨大发展。佛教与玄学的密切关系，不仅

魏晋玄学思想在陶渊明诗歌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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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纲常伦理分崩离析，儒家思想受到冲击，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影响以及佛教之东传，因缘际遇下

思想汇合，玄学思想形成；现实中，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使得人们对自然和生命投射出独特关照，玄学也因此盛行。

陶渊明作为东晋末年的著名诗人，其思想与作品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作品的深入解析，展现

其作品中所体现的魏晋玄学思想，并指出其作品在玄言诗和田园诗中都拥有独特地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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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学依附玄学得到发展，佛教思想也逐渐渗透到玄学中，为

其所用，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因此，玄学中对

于“色”与“空”等哲思的探讨，“任侠放荡”的特点，神仙

方术的杂糅都体现着佛教对玄学发展的影响。

综上，魏晋玄学便是在一个特殊的契机和时代中中应运而

生——思想上，儒教为其留出思想空间，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影

响以及佛教之东传，因缘际遇下思想汇合；现实中，国家王朝

的分崩离析，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都使得当时的人对生命和

自然投射出特别的关照，因而魏晋玄学不仅得以形成，更有其

群众基础得以发展。

而陶渊明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于东晋末年的陶

渊明，其所在时代便是魏晋玄学极为流行的时代，清谈之风大

盛。魏晋玄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人生际

遇。陶渊明与玄学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他本人与外祖父的交

往中，据《晋书》记载，其曾祖父是晋大司马陶侃，其外祖父

为东晋名士孟嘉。陶渊明专门为其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

府传》，可以推测，他与外祖父关系十分密切。虽然陶渊明接

受过儒学正统教育，但外祖父对他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当时

的征西将军庾亮曾评价孟嘉“盛德人也”，而名士许询也与孟

嘉是投契的知音，庾亮和许询都是东晋时玄言诗的代表人物，

可以推测，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想必与玄学、玄言诗有所接

触，极大可能也是“魏晋风度的践行者” 。而在陶渊明为其

所作之传中还提到外祖父 “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等心性品

德，这些品性与魏晋玄学家们总体上是相通的。观乎陶渊明的

心性品德，不仅有外祖父的影子，更有玄学思想的影子，陶渊

明作品中有意或无意流露出的玄思，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

二、陶渊明诗歌中玄学思想的体现

（一）“仕”与“隐”的羁绊

探讨陶渊明的一生，不能离开的是“仕”与“隐”的羁

绊，为官十三载，调任多次，各路辗转，最终他还是选择“不

为五斗米折腰”，隐退于田园之间。而关于“仕”与“隐”所

来带的种种羁绊，以及关于“羁绊”的思考成为了陶渊明诗歌

的重要部分，而这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玄思亦让人回味无穷。

《归园田居》中有：“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饮

酒其八》中也写到：“吾生幻梦间，何时绁尘羁。”此处的“尘

羁”与“尘网”所指之意皆为仕途带来的羁绊，尘世就像一张

罗网，紧紧地将他困住，仕途中遇到的人情冷暖、明暗手段，

无一不让陶渊明感到疲惫。因此才有了“何时绁尘羁”这一

句，不被尘世所羁绊，是陶渊明的心之所向，生命有限，弥可

珍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失掉自己独立自由之人格。

但若生计无法满足生理需求，他又如何能毫无顾虑地奔向他所

想“独立自由之人格”呢？家室老小，无一不等着他来养活，

他不得不入世。因此，陶渊明对于“仕”与“隐”的羁绊，不

仅只停留在他个人的层面，还有对他人、对责任的思考，他受

外物所累，所牵制，似乎要失去其自主性，但同时他却又异常

地敏锐机警，察觉到自己身上的“羁绊”，不但没有陷入凡尘

名利欲望中，反而能警醒自己，能抱着出世超然的祈愿在世俗

中求得生存。

陶渊明诗中对于“羁绊”的探讨，与魏晋玄学中“圣人与

常人之别”“圣人有情无情之辨”有着相似之处，二者同是对

于“外物所累”的探讨，对于“羁绊”的探讨，陶渊明思想上

接受了玄学的出世精神，但也被自身经历影响，时刻在入世，

来去之间，如何寻求内心平衡，是陶渊明本人需要解决的问

题，也是他的文章与思想的独特之处。王弼曾说：“圣人能

‘物物而不物于物’。”陶渊明虽曾被外物所累，受着牵绊，是

个凡人；但他却又能保持初心，不失其自主性，未尝不是一个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圣人”。

（二）“荣”与“枯”间的自然之思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的开荒者，“自然”与“荣枯”是其

热爱并常探讨的话题。陶诗中对于“自然”的探讨，许多学者

都对其颇为留意。但翻阅《陶渊明诗笺證稿》后，我却想将

“自然”这一话题与“草木荣枯”联系在一起探讨。

《归园田居》中陶渊明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有：“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王叔岷

认为：“自然有二义，一为心境之自然；一为外境之自然。陶

渊明所重者，尤为心境之自然。” 陶渊明诗中对于外境之自然

的描写是细腻的，更是千姿百态的，他书写外境的一草一木、

书写青松与傲菊、书写霜露与日头、书写对于上古社会朴素自

然的向往；他更深深扎根在外境之自然中——亲自“晨兴理荒

秽，带月荷锄归。”而这一切外化的自然意象，都指向他所追

求的“心境之自然”。由外到内，躬身经历，在自然中寻找自

然，不自知地追求玄学倡导的清净自然的生活，追求超然脱俗

的隐逸。在外物之自然的描写背后，是陶渊明对于老庄思想的

诠释。

而陶渊明对于自然的哲思，不仅仅体现在“自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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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体现在“草木荣枯”上。在陶诗中，除了常见的“菊”

“松”等意象外，“草”与“霜露”这两个意象亦经常出现，而

且常与“荣枯”“衰荣”等挂上联系。如《归园田居》中的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芥。”又如《形影神 （三首）》中的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等都谈到了同一话题。草木荣

枯，霜露覆盖，万事万物的转化也不过于此。对于《形影神》

中的一句，车補作注释曰：“‘荣悴’作‘憔悴’，上既云‘霜

露’泽当益荣悴为是。礼记乐记郑注：‘理，犹性也。’谓耐久

不变之性也。此二句言草木虽因霜露而荣悴，然而本根之生机

则不变也。”陶渊明之卓识，与俗言草木朽者迥异。 草木被霜

露覆盖，看似衰败，但其本质仍然是充满生机的；这句诗看似

在写草木的衰败，深究才发现，在写它的不朽生机。但在《归

园田居》中，陶渊明却用了“常恐”二字，来自喻自己恐与草

芥同朽之意。

两个作品，同样的意象，一个强调的是“不朽”，一个强

调的是“朽”。二者在同一个物体身上相互转化，可看出陶渊

明思辨性的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像《形影神》中的草木一样

即使受到外界的打击仍然能坚守初心，不被同化，超然脱俗地

活着；但他也担心自己身在尘俗这个“樊笼”中太久，以至于

被同化，成为《归园田居》中谈及的“朽”。这样的思辨精神

以及对人身要义的领悟，是陶渊明追求“心境之自然”的具体

方面，他了解自己，更活得通透；他有“不朽”之理想，也察

觉“腐朽”的侵蚀。陶渊明文字中流露出的思辨性与通透性，

与魏晋玄学的思考方式有相似之处，虽然研究思辨的问题不

同，但其思考方式、观察方式确实相似的。

（三）“言”与“意”之间的思辨

要说陶诗中最负盛名的诗句，莫过于“此中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此处，陶渊明没有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究竟是

“言不尽意”还是“言能尽意”，只用一“忘”字，表达出他当

时的心态。心中是有意的，但真正想要深究时，却早已忘了各

种意义究竟该如何表达。而他所想表达之意，便在这“忘言”

之中，引起后来者的无限思考，他仅用一个“忘”字不仅诠释

了自己对于“言”与“意”之间的思辨，还留给我们后来者广

阔的思考空间，引得无数后来者争相猜测、争相考据、争相论

断，用所有后来者之思开拓对于“言”与“意”之探讨的无限

空间，实在令人叹服。而关于“言”与“意”的争论，是魏晋

玄学中的一大思辨问题，我们可认为，陶渊明诗文中的玄学思

想可从此诗中得到体现。但笔者认为，这句话能体现浓厚的玄

思，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的写作手法，无论是作家还是

诗人，不仅关心他写什么，更要关心他“怎么写”，这里陶渊

明用一个“忘”字给我们留下无限的疑问，无限的线索，可谓

是真正诠释了玄学思想中的那句“玄之又玄，妙之又妙。”

三、结语

海德格尔曾说：“作品让大地是大地。”陶渊明的诗便是落

在大地上的作品，他写田园风光，他写山水自然，他更喜欢随

着这些“外境”去阐发内在的“心境”与玄思。有学者曾与将

他的诗歌与魏晋玄言诗相比较，认为陶渊明的诗更能让读者感

知到玄学的奥妙。笔者认为，这其中与“落在大地上”有着莫

大的关系魏晋玄学盛行，当时文人之多，但能出作品受后人记

住并拜读的，却是冰山一角，大多的魏晋玄言诗都因为语词生

涩，脱离实际而遭到时代的淘汰，而陶渊明的作品不仅让人读

着玄妙，还能流传千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陶渊明躬亲生活

着，不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所写的也是亲身的感受阐发，而不

是简单的架空说理，因此，其作品中多了一些烟火气与人情

味，但又不乏玄思与哲理，这便是他出彩的地方。从田园诗的

角度看其作品，魏晋玄学思想，也让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浮于

自然写作、浮于表面，而是由表及里，由景到心，由自然到哲

思，魏晋玄学为其注入的闪光之处，让他的田园诗自成一

派。

参考文献

[1]李娜 .论陶渊明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关系[J].安康学院学报,

2019,31(04):22-26+36.

[2]韩扬文. 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云南大学,2016.

[3]王立阳.浅析陶渊明诗歌的玄言成分[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

报,2018(05):87-89.

[4]贺昌群,季镇淮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1947(00):173-180.

[5]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證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谢泳 .试说陈寅恪《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本事[J].

书屋,2016(12):47-49.

006


	OK—f˛ó(v
�×L-—S°
	NO6


